论特色小镇的空间转向和文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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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特色小镇作为“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全新发展平台和新兴聚落空间，直面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双重困境，改变了传统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它根植于城乡交错的地理空间、经济系统、区域社会和生态环境中，有助于大城市的功能疏散和乡村复兴，致力于打造城乡命运共同体。同时，作为文化复兴城市的载体，特色小镇担负着以文化城凝练城市品质、以文化物驱动城市经济、以文化人塑造城市生活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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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是影响人类21世纪发展进程的大事。据统计，我国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初的17.9%提升到了2016年的57.4%，城镇化的速度、样貌均让世人惊叹。迅速生长的城市面临着城“长”的烦恼：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产业趋同、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同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城市建设背后体现的文化的苍白和文脉断裂。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随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进入新一轮城市变革。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2016年7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特色小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产物，放弃了以规模化和丰富性为特征的城市发展路径依赖，摆脱了“建制镇”的束缚，发挥小而精的特色优势，汇集产业、人文、生态、社区等理念，改变了传统城市发展的空间走向和文化走向，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弘扬，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平台、文化复兴城市的重要载体。
一、城市与农村的聚合：田园城市的中国实践

中国很大，不过这个很大的地方只分为两块，一块是城市，另一块是农村。
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单向度的城镇化造成的环境危机、资源枯竭以及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不仅抑制了城市的发展，而且加速了乡村凋敝。田园城市是19世纪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针对现代大城市病提出的城市建设方案，他把城市与乡村作为整体来处理，主张将城市的先进技术和乡村的田园风光相结合，旨在促进健康生活和产业发展。一百年过去了，田园城市理论依然散发着理性的睿智和实践的光芒。特色小镇根植于城乡交错的地理空间、经济系统、区域社会、生态环境中，力求促进大城市的功能疏散和乡村振兴，打造城乡命运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生态共同体、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看的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镇化思想，是田园城市这一世界命题在中国的生动实践。
（一）地理空间与战略化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农耕生活是不变的“天”，故而虽历经农民革命、战争以及皇权、政权更替，农业文明的“道”始终未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农村，以其多样性和包容性，成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器”，促进了中国文化五千年的绵延不息。直到1998年，中国的城镇化突破28%，达到了城镇化的临界点，自此，中国遭遇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土中国开始走向城市中国。但是，乡村从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始终能在城市中国的发展沉浮中成为焦点。我国历次政治运动、经济变革都与农村有关，近代中国的几次大危机都是在农村空间中得以消解，农村包围城市获得了革命的成功，农业哺育工业奠定了新中国工业的基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了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助推了经济的腾飞，农村“蓄水池”的功能推进了城镇化建设。当前城镇化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城市如何扩张，而是乡村如何复兴与发展。
 “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从晏阳初的民族再造、梁漱溟的民族自救，到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乡村建设运动就从未止息，他们办学校、修铁路、建工厂等，致力于改变农村的风气和基础设施建设。建国后，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一镇一品”建设，以及如今的特色小镇运动，都是乡村建设运动的探索与延续。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最大的亏欠是农村。建国以来，农业农村一直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改革开放后，几乎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农业放置首位。2004—2013年，中央连续十年的一号文件都提出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都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并将其提升为战略高度，写入党章。特色小镇大多处于城市与乡缓冲区域，甚至深入乡村，他们发挥了“镇”的功能，制约了城市的强大拉力，建立了城乡间的纽带桥梁，修复逐渐令人忽略的乡土文明，是统筹城乡关系的重要举措。特色小镇为中国的城镇化注入了一股“清流”，在扩大就业、疏散人口、城乡一体化、保护环境、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空间与现代化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广袤的农村是它的背景和主色调。在经济上，小农经济根深叶茂，农工相辅的传统源远流长。正如费孝通言：“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传统工业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在城乡经济关系上，城市发展依赖农村经济，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入城市，宋代张俞的《蚕妇》就是其生动写照。随着乡村的日渐荒芜，给予城市的支持日益枯竭，这种“顾城失村”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城镇和乡村有如经济发展的两翼，只有两翼丰满，才能展翅飞翔。《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乡村经济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源头，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特色小镇作为承上启下的重要战略点，与农村经济联系紧密，这决定了特色小镇承载着发展新农业的使命，“农业和工业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连接的两段”
因此，特色小镇在产业定位上要突出一产与二产、三产相融合的第六产业，拉长农业产业链，使农业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信息服务等全产业链上受益。同时，特色小镇要发挥“城市之尾，农村之首”的区位优势，有效活化凝滞的生产要素，发展农村特色产业，譬如，充分挖掘利用农村地方特产（风物）、自然环境（风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风俗）、人文景观（风景），创新经营业态，拓展服务功能，创新升级绿色食材基地，积极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生态观光农业等，实现农业转型升级。
特色小镇的产业结构对接城市，是未来经济的主战场，承担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历史经典产业的复兴以及新兴产业的打造。当前的特色小镇，正上演着有史以来最为关键的经济重心转移和产业模式转换，即从改革开放初期，以传统产业为基础的块状经济的1.0版本（生产基地），上世纪90年代后的传统产业集群的2.0版本（生产+市场），跃升为3.0版本（创新、生产、销售、服务）
。这要求特色小镇以国际视野把握产业发展动态，战略思维洞察经济新常态趋势，融入“互联网+”、健康城市、低碳城市等新的发展理念，对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调整传统产业，叠加创新技术，提高产业附加值；发挥工匠精神和人文底蕴，实现历史经典产业的再生复合，培育新兴产业，缩短新技术产业化过程。在此基础上，贯通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和要素链，推进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延伸；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自由流动，完善产业集聚的配套设施；创新企业组织形式、管理理念，商业模式、企业文化，导入新信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人才，优化产业生存、发展和创新的产业生态环境，使小镇成长为集规模性、跨界性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特色小镇的灵魂和核心是产业，它以其独特的产业支撑着一方经济发展。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在《国家竞争力》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常常不取决于宏观数据，而取决于地理上不起眼的马赛克。”
在国际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都是聚集在特色小镇而不是中心城市的。如法国的戛纳、瑞士的达沃斯、美国的硅谷、格林威治，英国的剑桥、德国的英戈尔施塔特等。这要求特色小镇在发展路径上或接受城市圈、中心城市的辐射，瞄准高端产业，如高等教育、科研、金融、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等，集聚高端要素，或依靠已有基础，以一方水土成就一番事业。如杭州的云栖小镇，依托杭州互联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产业覆盖互联网金融、移动互联网等，形成了完善的云计算生态。
特色小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实践场域。托夫勒《第三次浪潮》言：“第三次浪潮经济将以分散化和小型化的非群体化经济为基本特征，不会再有大规模生产、消费和娱乐，取而代之的是个性化生产，创造和消费”。这为特色小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特色小镇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经济就带，可以双向吸纳资源要素，聚焦优势产业，全面增强有效供给能力，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圈，推进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三）社会空间与人性化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桑德斯曾言：“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乡村移出人口。”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改革，即用城乡一体的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分离的社会结构形态。同时，田园城市理论也是为健康生活与产业所设计的城市。田园城市本质上是社会城市，其主体是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也如是，即由物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实现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特色小镇，打通了城市与乡村的任督二脉，不是产业平台、工业园区的复制品，也不是开发区、高新区、集聚区、科技城的延伸，是有着便捷生活圈、完善服务全和繁荣商业圈的综合城市发展平台。

特色小镇注重社区功能的发挥，引入健康休闲、居家服务、技能培训等社区服务业；它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大城市有高效便利的交通网络连接，拥有与大城市相同甚至更安全健康的生活设施；它注重提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提供优质的教育、医疗、娱乐、住宿、餐饮等公共服务。特色小镇作为一项系统的创新工程，充分尊重小镇参与主体的自由，对传统的制度和体制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变革，囊括规划的制定、产业的定位以及业态的创新；不断出台组织协调、财政金融、房屋租赁、购买中介服务等一揽子政策，降低创业者的资金成本。一言以蔽之，特色小镇服务于人的生活，人自身发展这一根本目的，
满足了人们关于安居和乐业的双重需求。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文明发展的必然逻辑，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等值化。特色小镇作为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集结点，既吸引着外部性的资源，也推进人的内聚式发展，把城乡平等，普惠居民作为重要工作任务，是实现一部分富裕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小镇内的居民，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享有与城市相同的公共资源、社会福利，同等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金融等待遇。同时，小镇积极推进户籍、产权、住房、土地、公共服务、管理治理、创业就业等制度，探索自治管理模式，以体制机制的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实现小镇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四）生态空间与和谐化
城市和乡村本是相辅相成的，但历史让它们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尤其是伴随城镇化大潮的推进，乡村的面貌逐渐模糊。污染的“上山下乡”、资源的短缺，让乡村不再是田园牧歌式的存在；记忆中的古树、老井、池塘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化为乌有，温馨宁静的田园生活不复存在；那些寄存在乡土上的文化传统，风俗礼仪日渐式微，留下千疮百孔的村庄任由人们凭吊。特色小镇重新连接了城市与乡村，帮我们理解了不论中国城镇化进展到几何，广大农村仍旧是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重估了乡村的价值，帮我们领会了乡村不仅是问题的存在，它的生态空间更是财富与价值的存在。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开启了理想城市的钥匙，他视城市与乡村为功能各异的但愿，主张将生动活泼的城市与乡村的美丽环境的结合，认为这种结合能迸发出新希望、新生活与新文明。
他所规划的田园城市，四周被农田绿地环绕，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优雅的工作生活环境，田园城市与中心城市通过快速便捷的交通相连，可以分享大城市的资源。特色小镇秉持这一理念，无论是偏居一隅，还是深处闹市，都继承了城市和乡村两种生活方式的优点，为小镇居民提供了折中的生活体验，既可以远离喧嚣，呼吸清新自然的空气，又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拥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概言之，特色小镇别具一格的生态环境释放出了巨大的包容性和发展潜力。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文明形式，也是城镇化的唯一出路。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扩大城市生态空间”。生态文明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特色小镇的建设要依据自身自然禀赋，处理好小镇的轮廓线、高度和视线、及与山水环境的关系，尊重现有格局，将小镇的高度与天际线协调，地势的起伏与建筑的起伏结合，河流、湖泊、池塘散布于各生态斑块间。并且，要注重对现有建筑进行整治，增设人文景观，增加敞开空间，使城镇空间与自然空间和谐，营造青山映城，绿水绕城，城在景中，城景交融的现代山水城市风貌。同时，要实行严苛的环境治理制度，加大绿化面积，优化水资源，减少污染，推广清洁能源、低碳交通、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系统、绿色建筑等，实现小镇外在于内在的优与美。
德国学者本雅明曾说：“远远扩大的现代都市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心灵的幸福。”长期以来，城镇化和乡愁犹如两条相互缠绕的绳索，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田园是乡愁及其背后诗意温情的生活方式的承载。如今，全球城市发展都不约而同地走向“回归自然”的路径。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崭新的城市空间形态，致力于城乡间内部功能的平衡，给城镇化与乡愁以和解的空间，不仅照亮了城镇化的光辉前景，而且抚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乡愁。静寂安闲生活环境，触手可及的自然环境，温馨舒适的人际关系，成为现代人安顿心灵的生命的栖息地。
二、传统与现代的嬗变：文化复兴城市的中国样本

西谚有云：“上帝创造世界，人类创造城市。”一部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发展的历史。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化可谓独树一帜，不仅因为他亘古至今未曾中断，而且因其强大的向心力和包容性，有着悠远的普世意义，如伏尔泰所言：“正是东方的召唤，推动了西方文明走出中世纪的蒙昧。”中国不仅是名闻世界的文明古国，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国。1842年，中国被卷入全球时间，西方文化喷薄而来，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浪潮里游弋，虽历经坎坷，却从未失去对世界的吸引力。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化也踏上复兴的征程，如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一般，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捡拾，再整饬、再创新，由文化复兴走向全面复兴。如今的中国，延续着古老东方文明交融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风声水起；打开着全人类的文化场域，实践着全新意义的“文化输出”，东学西渐的大幕随之拉起。特色小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担负着以文化城凝练城市品质、以文化物驱动城市经济、以文化人重塑城市生活的光荣使命。
（一）文化容器与软实力
文化与城市同格起源，同向发展。“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创造文化，这大约是城市的三个基本使命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浪潮裹挟下，“大破大立”的拆迁主义和“贪大求洋”的现代主义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摩天大楼、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历史建筑、特色街区不断被格式化，城市“千城一面”，患上了“历史失语症”和“文化苍白症”，作为文化容器的城市面临被掏空的境地。据此，唯有接续城市文脉，唤醒城市记忆，恢复历史遗存，才能改变城市单调乏味的未来。特色小镇大多是历史沉淀下自然形成的，一般坐落在“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城乡绵延区，有着乡村文明的根底。乡村是文化的原乡，在英语世界也是如此，country可以代表国家，也可以代表土地，还可以代表乡村。
特色小镇与持有“世界眼光”的大城市相比，有着更为鲜明的“中国意识”。它清晰可辨的“文化坐标”和精神气质其他任何城市都无法拷贝的“遗传密码”，可为其提供全新的发展机遇。
城市与历史是无法剥离的整体，
衡量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厚度，必须追问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物证，它保留了城市在各个时期的痕迹，守护着城市的历史记忆。诚如哲学家爱默生言：“城市是靠记忆存在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地方民居、民风民俗、历史人物、名言典故、诗词歌赋等都是城市记忆的表现。扬州的烟花三月，南京的夫子庙，曲阜的孔子……它们是城市的年轮、城市的文脉。地域的、历史的文化不仅是城市彰显个性的最宝贵的资源，而且是城市发展恒久的动力,它既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曾所言：“未来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特色小镇经济体量小，相互之间又有文化的差异性，形态的多样性，比大城市更易传承、发扬文化。特色小镇要积极挖掘自身文化或植入创新文化，激活城镇的创造力，使小镇的发展与历史相连，与本土相连，与时代相连，成为新文化的发祥地。
城市不仅是文化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土壤。贝淡宁说，亚洲的城市应该从孔子那里汲取灵感。
这告诉我们，特色小镇的建设要与过去连接，在历史的延长线上创造出新时间的能力，即充分尊重城市内在生命基因，顺应城市生长肌理，根据地形地貌、结合产业特质，在建筑物的设计、景观布局中融入地域文化、历史掌故，让小镇成长为“有故事的建筑空间”、有特色的文化图式，使小镇的建筑符号，景观符号内化为小镇的文化符号，增强居民的文化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文化资本与生产力
文化是一座都市的生命。
特色小镇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引领，特色小镇的产业，也必然由文化来支撑。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言：“文化这个词现在已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及风格化，美学渗透到现在的生产世界。
有着深厚历史人文底蕴的特色小镇，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特色小镇的文化名人、地域文化、生活方式、建筑风貌、传统工艺等都可以转换为生产力。归纳而言，特色小镇有两条创建路径，一是结合本土文化、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历史经典产业，帮其接续动力，融入创意，使其焕发青春，再创辉煌。二是将无形的文化价值转化为产业层面可操作的资产，
申言之，将文化资本熔铸于产品创意之中，形成集创意、研发、产品、体验为一体的产业系统，并从产业中拓展新的文化，衍生至小镇的旅游、社区等功能。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过度依赖资源、环境和劳动力的传统产业捉襟见肘。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才是城市最丰厚的资源，文化才是城市最大的不动产。文化产业不仅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而且也是提升区域经济水平的强大推进器，发展文化产业，特色小镇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不仅是文化的容器，也是文化产业创新的孵化器。特色小镇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优越的发展空间，以及深厚的文化积累，为创意阶层提供了成长的沃土，给予了他们无限的创意与灵感；小镇内的仓库、车站、工厂等工业时代的遗存可以改造为创新基地、工作室等；小镇内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将为文化产业提供人才、资金、办公等软硬件条件。
文化产业是把文化符号、故事创意进行市场化经营的新兴产业。
它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主要输出方式，以融合与创新为核心内涵，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前，国外发达国家不约而同的将文化产业作为替代产业，并日益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借鉴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特色小镇一要加强科技与文化的联姻，实现文化资源与现代技术同频互动。二要瞄准个性化，突出历史纵深感和未来穿透力。三要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营造艺术氛围，培育动漫产业、产品设计、建筑艺术、影视制作、时尚设计、会展经济等多领域、多风格的创意产业。
（三）城市诗学与生命力
全球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从来没有忽略城市之美。特色小镇弥补了大城市功能上的不足，体现了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一方面，小镇可以大胆创想，单体定做、精准打造极富前瞻性的整体规划和形象设计，确定韵味独特的风格。另一方面，小镇要注重城市留白，在科学布局集约高效生产空间、尺度宜人的生活空间、山水有韵的生态空间的基础上，给自然更多修复的空间，避免与大城市同唱“同一首歌”。特色小镇的风貌是由其内在素质反映，而非浓妆艳抹。因此，其风貌营造，需要把文化深耕于特色小镇建设的点点滴滴，一是要以文化主导城市更新，加强文化设施的修复和建设，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丰富文化资源。二是要浓郁小镇的文化艺术氛围，将艺术融入公共空间，通过举办艺术展览、艺术竞赛等方式，使小镇成为“流动的盛宴”。特色小镇作为文艺复兴城市的载体，不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要从艺术层面去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塑造一种崭新的审美方式。即要结合传统与现代、古典与时尚、自然与人文，塑造错落有致的空间结构之美，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之美，多元融合的城市功能之美，丰富多彩的历史人文之美，让小镇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一曲凝固的音乐，一首立体的诗篇。
人创造了有形的城市，城市在无形中关怀人、陶冶人，进而塑造人。诚如钱穆先生言：“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文化成了凝固的符号，根植于古老建筑、庙宇……之中，这种静态的文化符号反过来会对市民起到有形或无形的影响。”美国城市学者伊里尔▪沙里宁也指出，“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够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市文化能穿越时空，以其强大的向心力与影响力，感染和熏陶着市民的精神世界。特色小镇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拥有完整的文化生态系统。在建设特色小镇的过程中，不仅要打造传承历史、创新未来的生产空间、集人文气度、艺术气质、生活气息为一体的生活空间，更要营造文化创新园地和心灵栖息的净地的精神空间。崭新的生产、生活和精神空间让生活在小镇的居民既能享受安居、宜居和艺居的城市生活新格调；又能体验地脉、文脉和人脉相联结的诗与远方；还能回归生存、生活和生命相连接的心灵故乡。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和谐统一。如此，特色小镇就能成为居民心灵的家园，情感的归宿，拥有可持续的生命力。
注释:

� 收稿日期：2017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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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Shift and Cultural Shift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LU Sheng


(The Jinhua Municipal Party College of C.P.C,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Facing the dual dilemma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town has been a new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new settlement space for the four-in-one "property, city, human, culture". It is rooted in the region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system, helps in the function evacuation of big citi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future for urban and rural areas.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carrier of the Renaissance city, the characteristic town bears the glorious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he city quality, driving the city economy, and shaping the city life by culture.


Key words: characteristic towns; pastoral cities; cultural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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